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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者 的 話

西南聯大只存在了八年時間，卻培育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、

五位中國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、八位「兩彈一星」功勳獎章得主、

一百七十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。這是教育史上的

傳奇。傳奇的締造並非偶然，而是源於強大的師資力量和自由的教學

風氣。

西南聯大成立之時，雖然物資短缺，沒有教室、宿舍、辦公樓，

但是有大師雲集。聞一多、朱自清、陳寅恪、張蔭麟、馮友蘭等大

師用他們富足的精神、自由的靈魂、獨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深厚的學

識修養，為富有求知欲、好奇心的莘莘學子奉上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 

課程。

聞一多的唐詩課、陳寅恪的歷史課、馮友蘭的哲學課……無一不

在民族危難的關頭閃耀着智慧的光芒，照亮了求知學子前行的道路，

為文化的傳承保存下了一顆顆小小的種子，也為民族的復興帶來了

希望。

時代遠去，我們無能為力；大師遠去，我們卻可以把他們留下的

精神和文化財富以文字的形式永久留存。這既是大師們留下的寶貴財

富，也是我們應該一直繼承下去的文化寶藏。

為此，編者以西南聯大為紐帶，策劃了一系列套書，以展現西南

聯大的教育精神和大師風貌，以及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思想特點。已出

版《西南聯大文學課》《西南聯大國史課》《西南聯大哲學課》《西南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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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文化課》《西南聯大詩詞課》《西南聯大國學課》，本書是「文學課」

的續編。

本書所選各篇文章，在內容的側重和表述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，

這是各位先生在教學和寫作風格上各有千秋的結果。這一點，不僅體

現了先生們各自的寫作特點，更體現了西南聯大學術上的「自由」，以

及教學上的「百花齊放」。

本書收錄文章，秉持既忠實於西南聯大課堂，又不拘泥於課堂的

原則。有課堂講義留存的，悉心收錄；未留存有在西南聯大任教時講

義的，而先生們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的亦予以收錄；還有一部

分文章是先生們在西南聯大教授過的課程，只是內容不一定為在西南

聯大期間所寫，如「浦江清講宋元文學」一章，是由浦江清先生在北

京大學任教時的講義整理而來的，因先生在西南聯大時也教授過宋元

時期的文學，故予以收錄。又如游國恩先生與蕭滌非先生的文章，整

理自 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、由兩位先生參與編寫的《中國文

學史》。兩位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，游國恩先生教授「中國文學

史」一課，蕭滌非先生教授「樂府」等課，因未有講稿留存，故本書收

錄上述《中國文學史》中兩位先生編寫的相關篇目。此外，還收錄蕭

滌非先生在清華研究院的畢業論文（後經先生在西南聯大期間修改出

版），取「兩漢民間樂府」一節，將漢樂府的知識做更詳細的補充。

需要特別說明的是，此前出版的《西南聯大文學課》中已收錄浦

江清先生關於明清文學的講義，感興趣的讀者可翻閱《西南聯大文學

課》。同時，由於諸多因素所限，沒有收集到其他教授相關的講義或

者文章，因此本書暫無明清古文部分內容。

按照上述選篇原則，在任教於西南聯大的諸位先生中，選擇了傅

斯年、游國恩、朱自清、蕭滌非、浦江清等五位先生，以他們現存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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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中較為完整的全集類作品或較為權威的單本作品作為底本。這些底

本不但能保證本書的權威性，也能將先生們的作品風貌原汁原味地呈

現出來。

因時代不同，某些字詞的使用與現今有所不同。同時，每個人的

寫作習慣以及每篇文章的體例、格式等亦有不同，為保證內容的可讀

性、連續性以及文字使用的規範性，本書在尊重並保持原著風格與面

貌的基礎上，進行了仔細編校，糾正訛誤。此外，本書還對原文進行

了統一體例的處理，具體如下：

1. 部分內容存在「《論衡．正說》篇」「《韓非子．喻老篇》」 「《兩

都賦．序》」「《草堂集》序」等篇名表述不一致的情況，為保持原文原

貌，未做統一處理。

2. 原文中作者自註均統一為隨文註，以小字號進行區分；文中腳

註均為編者所加，並以「編者註」加以區分。

3. 文中表示公元紀年的數字皆改為阿拉伯數字。為保持全書

體例一致，本書對隨文註中表示公元紀年的方法進行了統一處理，

皆以「公元 ××× 年」表示，表示時間段的，則統一為「×××—

×××」，正文則保留作者原文原貌，如第五章浦江清教授的文章，

表示年份基本未加「公元」，為尊重教授底稿，正文未做統一。

4. 因時代語言習慣不同造成的差異，本書對引文外的文字做了統

一，如「惟」字，均改為現今通用的「唯」字，「人材」「徵實」「精采」「貫

串」「利害」「刻劃」等詞皆改為現今通用的「人才」「證實」「精彩」「貫

穿」「厲害」「刻畫」等詞。另外，按現今語法規範，修訂了「的」「地」

「得」，「做」「作」，以及「絕」「決」等字的用法。舊時所用異體字則絕

大部分改為規範字。

5. 為保障現代讀者的閱讀體驗，本系列叢書對部分原文標點符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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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作改動，以統一體例，如「《崧高》、《烝民》」，改為「《崧高》《烝民》」。

6. 原文中難以辨認之處以「□」表示。

希望本書有助於讀者們在此前「文學課」的基礎上，進一步認識

中國文學的特點和幾位先生的學術風采；同時，更希望本書能夠喚起

讀者對西南聯大的興趣，更多地去了解這所在民族危亡之際仍然堅守

教育、傳播優秀文化思想的大學，將西南聯大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持

與希望傳承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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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2 西南聯大文學課（續編）

《大雅》

傅斯年

一、雅之訓恐已不能得其確義

自漢儒以來釋「雅」一字之義者，很多異說，但都不能使人心上

感覺到渙然冰釋。章太炎先生作《〈大雅〉〈小雅〉說》，取《毛序》「雅

者政也」之義，本《孟子》「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

作」之說，以為雅字即是跡字，雖有若干言語學上的牽引，但究竟說

不出斷然的證據來。又章君說下篇引一說曰：

《詩譜》云：「邇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。」然則稱雅者放自周。

周秦同地，李斯曰：「擊甕叩缶，彈箏搏髀，而呼烏烏快耳者，真

秦聲也。」楊惲曰：「家本秦也，能為秦聲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，

而呼烏烏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雅，楚烏也。」雅烏古同聲，若雁與鴈，

鳧與鶩矣！大小雅者，其初秦聲烏烏，雖文以節族，不變其名，

作雅者非其本也。

此說恐是比較上最有意思的一說（此說出於何人，今未遑考得）。《小

雅．鼓鐘》，「以雅以南」，這一篇詩應該是南國所歌，南是地名，或

雅之一詞也有地方性，或者雍州之聲流入南國因而光大者稱雅，南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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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樂，普及民間者稱南，也未可知。不過現在我們未找到確切不移的

證據，且把雅字這個解釋存以待考好了。（《論語》「子所雅言，詩書執禮，皆

雅言也」之雅字，作何解，亦未易曉。）

二、《大雅》的時代

《大雅》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證。吉甫是和仲山甫、申伯、甫侯

同時的，這可以《崧高》《烝民》為證。《崧高》是吉甫作來美申伯的，

其卒章曰：「吉甫作頌，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，以贈申伯。」《烝民》

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，其卒章曰：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，仲山甫

永懷，以慰其心。」而仲山甫是何時人，則《烝民》中又得說清楚，「四

牡彭彭，八鸞鏘鏘。王命仲山甫，城彼東方。四牡騤騤，八鸞喈喈。

仲山甫徂齊，式遄其歸」。《史記．齊世家》：

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（按，年應作歲，傳說謂大公卒時百有餘歲也），

子丁公呂伋立。丁公卒，子乙公得立。乙公卒，子癸公慈母立。

癸公卒，子哀公不辰立（按，哀公以前齊侯謚用殷制，則《檀弓》五世反葬於

周之說，未可信也）。哀公時紀侯潛
1
之周，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，是

為胡公。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

公，乃與其黨率管
2
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，是為獻公。獻公元年，

盡逐胡公子，因徙薄姑都治臨菑。九年，獻公卒，子武公壽立。

武公九年，周厲王出奔於彘
3
。十年王室亂，大臣行政，號曰共和。

1 潛，應作「譖」。—編者註

2 管，應作「營」。—編者註

3 《史記》原文作：「武公九年，周厲王出奔，居彘。」此處保留底稿原貌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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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。二十六年武公卒，子厲公無忌立。厲公

暴虐，故胡公子復入齊，齊人欲立之，乃與攻殺厲公，胡公子

亦戰死。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，是為文公，而誅殺厲公者七 

十人。

按，厲王立三十餘年，然後出奔彘，次年為共和元年。獻公九年，加

武公九年為十八年，則獻公元年乃在厲王之世，而胡公徙都薄姑，

在夷王時，或厲王之初，未嘗不合。周立胡公，胡公徙都薄姑；則仲

山甫徂齊以城東方，當在此時，即為此事。至獻公徙臨菑，乃殺周所

立之胡公，周未必更轉為之城臨菑。《毛傳》以「城彼東方」為「去薄

姑而遷於臨菑」，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。然此兩事亦甚近，不在夷王

時，即在厲王之初，此外齊無遷都事，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

齊。這樣看來，仲山甫為厲王時人，彰彰明顯。《國語》記魯武公以

括與戲見宣王，王立戲，仲山甫諫。懿公戲之立，在宣王十三年，

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，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。（仲山甫又諫

宣王料民，今本《國語》未紀年。）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，與仲山甫同參朝列

的吉父 1申伯之時代亦明，而這一類當時稱頌的詩，亦當在夷王厲王

時矣。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，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。《烝民》一

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，故曰：「仲山甫徂齊，式遄其歸。吉甫作誦，

穆如清風。仲山甫永懷，以慰其心。」這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 

詩了。

吉甫和仲山甫同時，吉甫又和申伯同時，申伯又和甫侯一時並

稱，又和召虎同受王命（皆見《崧高》），則這一些詩上及厲，下及宣，這

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。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於其

1 應作「吉甫」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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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，以其子代死，時代更顯然了。所以《江漢》一篇，可在厲代，可

當宣世，其中之王，可為厲王，可為宣王。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，

則南征北伐，城齊城朔，薄伐玁狁，淮夷來輔，固無不可屬之厲王，

宣王反而是敗績於姜氏之戎，又喪南國之人。

大、小《雅》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，有些可在宣時，有些定在厲

時，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時的，既如此明顯，何以《毛敘》一律加在宣

王身上？曰這都由於太把《詩》之流傳次序看重了；把前面傷時的歸

之厲王，後面傷時的歸之幽王，中間一大段耀武揚威的歸之宣王。不

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，今所見《詩》之次序，是絕不可全依的。

即如《小雅．正月》中言「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」，《十月》中言「周宗

既滅」，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，於是一部《小雅》，多半變作刺幽王的，

把一切歌樂的詩、祝福之詞，都當作了刺幽王的。照例古書每被人移

前些，而大、小《雅》的一部被人移後了些，這都由於誤以《詩》之次

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。

三、《大雅》之終始

《大雅》始於《文王》，終於《瞻卬》《召旻》。《瞻卬》是言幽王之

亂，《召旻》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開闢南服之盛，這兩篇的時代是

顯然的。這一類的詩是不能追記的。至於《文王》《大明》《綿》《思齊》

《皇矣》《下武》《文王有聲》《生民》《公劉》若干篇，有些顯然是追記

的。有些雖不顯然是追記，然和《周頌》中不用韻的一部之文辭比較

一下，便知《大雅》中這些篇章必甚後於《周頌》中那些篇章。如《大

武》《清廟》諸篇能上及成康，則《大雅》這些詩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。

《大雅》中已稱商為大商，且云：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」全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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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頌》中「遵養時晦」（即「兼弱取昧」1義）的話，乃和平地與諸夏共生趣

了。又周母來自殷商，殷士裸祭於周，俱引以為榮，則與殷之敵意

已全不見。至《蕩》之一篇，實在說來鑒戒自己的，末一句已自說 

明了。

《大雅》不始於西周初年，卻終於西周初亡之世，多數是西周下一

半的篇章。《孟子》說：「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

作。」這話如把《國風》算進去是不合的；然若但就《大雅》《小雅》論，

此正所謂王者之跡者，卻實在不錯。《大雅》結束在平王時，其中有

平王的詩，而《春秋》始於魯隱公元年，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。

四、《大雅》之類別

《大雅》本是做來作樂用的，則《大雅》各篇之類別，應以樂之類

別而定，我們現在是不知道這些類別的了。若以文辭的性質去作樂章

的類別，恐怕是不能通達的。但現在無可奈何，且就所說的物事之不

同，分析《大雅》有幾類，也許可藉以醒眉目。

（一）述德
《文王》《大明》《綿》《思齊》《皇矣》《下武》《文王有聲》《生民》《篤

公劉》2九篇，皆述周之祖德。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，章句整齊，文

辭不艱，比起《周頌》來，頓覺時代的不同。又稱道商國，全無敵意，

1 另有「兼弱攻昧」一說。—編者註

2 即《公劉》篇。《詩經》篇名多取首句或其中二字，兩種方法皆可找到對應篇目，後文不
再一一說明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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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自引為商室之甥，以為榮幸，這必在平定中國既久，與諸夏完全同

化之後。此類述祖德詞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，如《文王》。又《皇矣上

帝》1一篇，文王在那裡見神見鬼，是「受命」一個思想之最充滿述說

者，儼然一篇自猶太《舊約》中出的文字。

（二）成禮
成禮之辭，《小雅》中最多，在《大雅》中有《棫樸》《旱麓》《靈台》

《行葦》《既醉》《鳧鷖》《假樂》《洞酌》《卷阿》九篇。

（三）儆戒
《民勞》《板》《蕩》《抑》四篇。此類不必皆在周室既亂之後，《周

誥》各篇固無一不是儆戒之辭。

（四）稱伐
《崧高》《烝民》《韓奕》《江漢》《常武》五篇皆發揚蹈厲，述功稱

伐者，只《常武》一篇稱周王，餘皆誦周大臣者。

（五）喪亂之音
《桑柔》《雲漢》《瞻卬》《召旻》四篇，皆喪亂之辭。其中《召旻》

顯是東遷以後語，日蹙國百里矣。《瞻卬》應是幽王時詩，故曰「哲婦

傾城」，詞中只言政亂，未及國亡。《桑柔》一篇，《左傳》以為芮伯

刺厲王者，當是劉歆所加。曰「靡國不泯」，曰「滅我立王」，皆幽王

末平王初政象，厲王雖出奔，王室猶強；共和行政，不聞喪亂，犬戎

1 與上文的《皇矣》是同一篇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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滅周，然後可云靡國不泯耳。《雲漢》一篇，恐亦是東遷後語，大兵

之後，繼以凶年，故曰：「天降喪亂，饑饉薦臻。」《小雅．十月之交》

明言宗周已滅，其中又言「降喪饑饉，斬伐四國」，故《雲漢》或與《十

月之交》為同時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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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小雅》

傅斯年

一、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何以異

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之不在一類，漢初詩學中甚顯，故言四始不言三

始，而《鹿鳴》《文王》分為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之始。但春秋孔子時每統

言曰《雅》，不分大小，如《詩．鼓鐘》「以雅以南」，《論語》「雅頌各

得其所」，都以雅為一個名詞的。即如甚後出的《大戴禮記．投壺篇》

所指可歌之雅，有在南中者，而大、小《雅》之分，寂然無聞。我們

現在所見大、小《雅》之別，以《左傳》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樂一節所

指為最早，而《史記》引魯詩四始之說，始陳其義。我們不知《左傳》

中這一節是《國語》中之舊材料或是後來改了的。我們亦不及知《雅》

之分小大究始於何時，何緣而作此分別？大約《雅》可分為小大，或

由於下列二事：（一）樂之不同；（二）用之不同。其實此兩事正可為

一事，樂之不同每緣所用之處不同，而所用之處既不同，則樂必不能

盡同也，我們現在對於「詩三百」中樂之情狀，所知無多，則此問題

正不能解決，姑就文辭以作類別，當可見到《小雅》《大雅》雖有若干

論及同類事者，而不同者亦多。《頌》《大雅》《小雅》《風》四者之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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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限並不嚴整，《大雅》一小部分似《頌》，《小雅》一小部分似《大雅》，

《國風》一小部分似《小雅》。取其大體而論，則《風》《小雅》《大雅》

《頌》各別；核其篇章而觀，則《風》（特別是「二南」1）與《小雅》有出入，

《小雅》與《大雅》有出入，《大雅》與《周頌》有出入，而「二南」與《大

雅》或《小雅》與《周頌》，則全無出入矣。此正所謂「連環式的分配」，

圖之如下：

《周頌》 《小雅》《大雅》 「二南」

今試以所用之處為標，可得下列之圖，但此意僅就大體，其詳未

必盡合也。

宗庙 朝廷 大夫士 2 民間
《邶》《鄘》《衛》以下之
《國風》中，只《定之方
中》一篇類似《小雅》，
其餘皆是民間歌詞，
與禮樂無涉（王柏刪詩
即將《定之方中》置於
《雅》，以類別論，故可
如此觀，然不知《雅》乃
周室南國之《雅》，非與
《邶風》相配者）。

故略其不齊，綜其大體，我們可說《風》為民間之樂章，《小雅》

為周室大夫士階級之樂章，《大雅》為朝廷之樂章，《頌》為宗廟之

樂章。

1 「二南」，指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。—編者註

2 戰國以前，士排在大夫之後，戰國以前典籍中表示階級序列用「大夫士」。—編者註

邶以下國風

周南召南

小� 雅

大� 雅

周� 頌

魯� 頌

商� 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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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小雅》之詞類

《小雅》各篇所敘何事，今以類相從，製為一表，上與《大雅》比，

下與「二南」、《豳風》比，亦可證上文「連環式的分配」之一說。《國

風》中只取「二南」及《豳》者，因《雅》是周室所出，「二南」亦周室

所出，《豳》則「周之既東」，其他《國風》屬於別個方土民俗，不能和

《雅》配合在一域之內。

表中類別之詞，恐有類似於《文選》之分詩賦者，此實無可如何

事，欲見其用，遂不免於作這個模樣的分別了。

大雅 小雅 周南、召南 豳風

述祖德
　《文王》《大明》
　《綿》《思齊》
　《皇矣》《下武》
　《文王有聲》
　《生民》《篤公劉》
成禮
　《棫補》《旱麓》
　《靈台》《行葦》
　《既醉》《鳧鷖》
　《假樂》《泂酌》
　《卷阿》

宴享相見稱福之辭
一、宴享
� � �《鹿鳴》《彤弓》（以上賓客）。《常棣》《頍
弁》（以上兄弟）。《伐木》（友生）。《魚
麗》《南有嘉魚》《南山有台》《湛露》《瓠
葉》（以上未指明宴享�者）

二、相見
� � �《蓼蕭》《菁菁者莪》《庭燎》《瞻彼洛矣》
《裳裳者華》《隰桑》《采菽》（此是朝王
之詩）

三、稱福
� � �《天保》《桑扈》《鴛鴦》《斯干》（成室之
誦）。《無羊》（誦富）。《楚茨》《信南
山》《甫田》《大田》（以上恰是雅中之對
待七月者）。《魚藻》（遙祝五福）

� � �以上三類但示大別，實不能盡分也
四、戎獵
� �《車攻》《吉日》

《樛木》
《螽斯》
《麟趾》

《騶虞》

《七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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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雅 小雅 周南、召南 豳風

稱伐
　《崧高》《烝民》
　《韓奕》《江漢》
　《常武》
儆戒
　《民勞》《板》
　《蕩》
喪亂
　《桑柔》《雲漢》
　《瞻卬》《召旻》

五、婚樂
� �《車轄》

誦功
� �《六月》《采芑》《黍苗》

怨詩
一、傷亂政
� � �《沔水》《節南山》《巧言》《何人斯》《巷
伯》《青蠅》（以上四詩刺讒佞）。《角弓》
（刺不親親）。《菀柳》（？）

二、悲喪亡
� � �《正月》《十月之交》《雨無正》《小旻》
《小宛》《小弁》

三、感憤
� � �《祈父》《黃鳥》《我行其野》《苕之華》
《無將大車》

四、不平
� � �《大東》（頗似《伐檀》），《四月》《北山》
� � �以上一與二、三與四，姑假定其分，實
不能固以求之

� � 行役及傷離
� � �《四牡》《皇皇者華》《采薇》《出車》《杕
杜》《鴻雁》《小明》《鼓鐘》《漸漸之石》
《何草不黃》

雜詩
一、棄婦詞
� � �《谷風》（恰類邶之谷風），《白華》
二、思親之詞
� � �《蓼莪》
三、怨曠詞
� � �《采綠》
四、思女子之辭
� � �《都人士》
五、行路難
� � �《綿蠻》
六、未解者
� � �《鶴鳴》《白駒》

《關雎》
《桃夭》
《鵲巢》

《甘棠》
《汝墳》

《小星》

《草蟲》

《卷耳》
《殷其雷》。
以禮為防之
詩

《漢廣》
《行露》
愛情詩

《東山》
《破斧》

《伐柯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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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雅 小雅 周南、召南 豳風

《摽有梅》
《江有汜》
《野有死麕》
婦事及婦詞
《葛覃》
《采蘩》
《采蘋》
《苤苢》
狀詩
《兔罝》
《羔羊》
《何彼
穠矣》

《九罭》
《狼跋》
作鳥語詩
《鴟鴞》

三、「雅者政也」

《毛詩．衛序》云：「雅者政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，政有大小，

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」這句話大意不差，然擔當不住一一比按。

《六月》《采芑》諸篇所論，何嘗比《韓奕》《崧高》為小？《瞻卬》《召旻》

又何嘗比《正月》《十月》為大？不過就全體論，《大雅》所論者大，《小

雅》所論者較小罷了。《雅》與《風》之絕不同處，即在《風》之為純

粹的抒情詩（這也是就大體論），《雅》乃是有作用的詩，所以就文辭的發

揚論，《風》不如《雅》，就感覺的委曲親切論，《雅》亦有時不如《風》。

四、《雅》之文體

《雅》之體裁，對於《國風》甚不同處有三：第一，篇幅較長；第

二，章句整齊；第三，鋪張甚豐。這正是由於《風》是自由發展的歌

謠，《雅》是有意製作的詩體。故《雅》中詩境或不如《風》多，《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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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辭或不如《雅》之修飾。恐這個關係頗有類於《九章》《九辯》與

《漢賦》之相對待處。以體裁之發展而論定時代，或者我們要覺得《國

風》之大部應在《雅》之大部之先，而事實恰相反。這因為《國風》中

各章成詞雖後，而其體則流傳已久；《雅》中各章出年雖早，而實是當

年一時間之發展而已。楚國詩體已進化至屈宋豐長之賦，而《垓下》

《大風》猶是不整之散章，與《風》《雅》之關係同一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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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屈原文學的比興作風

游國恩

一、屈賦的特徵

一九四三年，我做過一次講演，題目是《論楚辭中的女性問題》。

後來這篇講稿被附錄於一九四六年出版的《屈原》之後，改題為《楚

辭女性中心說》。大意是從屈賦用「比興」的作風 1上說明屈原自比為

女子，以發明屈賦在文藝上一種獨特的風格及其影響，然而這只是從

文字上證明或解釋屈原每每以女性自比的一個觀點立說，並未涉及屈

原全部文藝作風的根本問題。即是說：屈賦何以會有這一種作風呢？

而且它所用的「比興」材料除了以女性為中心外，仍極廣泛；從文學

技巧上說，這作風的根本意義又是甚麼呢？這些進一步的推論便是今

天此文的目的。

屈原辭賦多用「比興」，這一現象前人早已指出。例如王逸說：

《離騷》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喻。故善鳥香草，以配

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；靈修美人，以媲於君；宓妃佚女，

1 作風，在本文中指藝術家或作品的風格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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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譬賢臣；虯龍鸞鳳，以託君子；飄風雲霓，以為小人。（《楚辭

章句．離騷序》）

劉勰也承襲着說：

虯龍以喻君子，雲霓以譬讒邪，比興之義也。（《文心雕龍．

辯騷》）

又說：

楚襄信讒，而三閭忠烈；依《詩》制《騷》，諷兼比興。（《文

心雕龍．比興》）

他們這些話雖未免掛一漏萬，也不甚正確；但所謂「引類譬喻」，所謂

「諷兼比興」的原則卻是無可懷疑的。

倘若需要一一指出屈賦中關於「比興」的文辭，恐怕「遽數之，不

能終其物」了。然而為加強我的論據起見，得先把顯而易見的例子概

括地介紹一下。

（一）以栽培香草比延攬人才的有如：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

衡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俟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

兮，哀眾芳之蕪穢！（《離騷》）

（二）以眾芳蕪穢比好人變壞的有如：

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為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

此蕭艾也！豈其有他故兮？莫好修之害也！余以蘭為可恃兮，

羌無實而容長；委厥美以從俗，苟得列乎眾芳。椒專佞以慢慆

兮，樧又欲充乎
1
佩幃……覽椒蘭其若兹兮，又況揭車與江離？

（《離騷》）

1 「乎」一為「夫」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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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以善鳥惡禽比忠奸異類的有如：

鷙鳥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（《離騷》）

鸞鳥鳳皇，日以遠兮；燕雀烏鵲，巢堂壇兮。（《涉江》）

有鳥自南兮，來集漢北。（《抽思》）

鳳皇在笯兮，雞鶩翔舞。（《懷沙》）

（四）以舟車駕駛比用賢為治的有如：

乘騏驥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。

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；何桀紂之猖披兮，夫唯捷

徑以窘步！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

兮？恐皇輿之敗績。（以上《離騷》）

乘騏驥而馳騁兮，無轡銜而自載；乘氾附
1
以下流兮，無舟

楫而自備。（《惜往日》）

（五）以車馬迷途比惆悵失志的有如：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，（昔《楚辭概論》中論《離騷》寫作

時代，以「相道不察」「延佇將反」數語為《離騷》放逐的證者未審。蓋此乃用比語為

設想，非正言也。）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步余馬於蘭皋

兮，馳椒丘且焉止息。（《離騷》）

知前轍之不遂兮，未改此度；車既覆而馬顛兮，蹇獨懷此異

路！勒騏驥而更駕兮，造父為我操之。遷逡次而勿驅兮，聊假日

以須時。（《思美人》）

（六）以規矩繩墨比公私法度的有如：

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偭規矩而改錯；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

以為度。

1 「氾附」一為「泛泭」。泭，古同「桴」，木筏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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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方圜之能周兮？夫孰異道而相安？

舉賢而授能兮，循繩墨而不頗。

不量鑿而正柄
1
兮，固前修以菹醢。

勉陛降以上下兮，求矩矱之所同。（以上《離騷》）

刓方以為圜兮，常度未替。

章畫志墨兮，前圖未改。（以上《懷沙》）

（七）以飲食芳潔比人格高尚的有如：

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

兮，長顑頷亦何傷？

折瓊枝以為羞兮，精瓊爢以為粻。（以上《離騷》）

檮木蘭以矯蕙兮，糳
2
申椒以為糧；播江離與滋菊兮，願春

日以為糗芳。（《惜誦》）

登崑崙兮食玉英。（《涉江》）

吸湛露之浮源兮，漱凝霜之雰雰。（《悲回風》）

（八）以服飾精美比品德堅貞的有如：

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為佩。

掔
3
木根以結茝兮，貫薜荔之落蕊；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

繩之纚纚。謇吾法夫前修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

制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

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芳與澤其雜糅兮，唯

昭質其猶未虧。忽反顧以遊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佩繽紛其繁飾

1 「柄」應為「枘」。—編者註

2 指舂過的精米。—編者註

3 掔，同「攬」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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兮，芳菲菲其彌章。

溘吾遊此春宮兮，折瓊枝以繼佩，及榮華之未落兮，相下女

之可詒。（以上《離騷》）

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帶長狹
1
之陸離兮，冠切

雲之崔嵬。被明月兮佩寶璐……（《涉江》）

（九）以擷採芳物比及時自修的有如：

汩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

洲之宿莽。（《離騷》）

惜吾不及古人兮，吾誰與玩此芳草？（《思美人》）

（十）以女子身份比君臣關係的有如：

眾女嫉余之娥
2
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（《離騷》）

眾踥蹀而日進兮，美超遠而逾邁。（《哀郢》）

惟佳人之永都兮，更統世而自貺。

惟佳人之獨懷兮，折若椒以自處。（以上《悲回風》）

結微情以陳詞兮，矯以遺乎
3
美人。昔君與我成言兮，曰黃

昏以為期。羌中道而回畔兮，反既有此他志。（《抽思》）

思美人兮，擥涕而佇眙。媒絕路阻兮，言不可結而詒。（《思

美人》）

妒佳冶之芬芳兮，嫫母姣而自好；雖有西施之美容兮，讒妒

入以自代。（《惜往日》）

此外還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《橘頌》；通篇以遊仙比遁世的如《遠

1 「狹」應為「鋏」，劍柄，指代劍。—編者註

2 「娥」應為「蛾」。—編者註

3 「乎」一為「夫」。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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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》；以古事比現實的，如《離騷》中對重華的「陳詞」，靈氛勸告的

「吉故」，及《涉江》的「接輿髡首」，《惜往日》的「百里為虜」等段都

是。其中又有比中的比，如《離騷》既以託媒求女比求通君側的人，

卻更以「鴆」和「鳩」來比媒人的不可靠；《思美人》既以媒理比說項

介紹的人，而又以「薜荔」「芙蓉」比媒人的不易得。因為他既怕舉趾

緣木，又怕褰裳濡足，所以下文說：「登高吾不說，入下吾不能。」若

此之類，都是比中有比，意外生意，在表現技巧上可謂極盡巧妙的能

事。至於屈賦各篇中尚有雖非正式用「比興」，而其詞句之間有意無

意，仍隱含「比興」意味者尤不可勝舉。（如《惜誦》：「欲高飛而遠集兮，君

罔謂汝何之；欲橫奔而失路兮，堅志而不忍。」一則以鳥為喻，一則以駕為喻。）由此

看來，屈原的辭賦差不多全是用「比興」法來寫的了，其間很少有用

「賦」體坦白地、正面地來說的了。所以說他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

喻」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後來許多作家，從宋玉到兩漢，甚至於更

後，都一直承襲着這種作風，而成為辭賦中甚至於我國文學中的一個

特殊的風格。

二、屈賦比興作風的來源

現在我要問：屈賦這種比興的特殊風格是從哪裡來的呢？我的答

案是：它一面與古詩有關，一面又與春秋戰國時的「隱語」有關。歸

根究底，都是從人民口頭創作出來的，並反映出人民在統治者壓力下

的反抗。但兩者相較，《楚辭》與後者關係或更密切些。

《詩》有「六義」，第一是「風」，第二是「賦」。「風」是甚麼呢？《毛

詩序》說：

「風」，風（諷）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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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說：

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

曰「風」。

可見「風」就是諷刺，就是「譎諫」。這兒，當然需要說話的藝術了。

為了要達到說話的目的，儘管不妨運用語言的技巧，所以李善註說：

「風刺」，謂譬喻，不斥言也。……「譎諫」，詠歌依違，不直

諫也。

這是夠說明一部分「風」詩的基本精神了。至於辭賦的目的也是諷喻。

《楚辭》如此，漢賦也是如此。這一點漢朝人是深切了解的。《史記．

屈原傳》說：

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

賦見稱。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諫。

從容 1辭令而不直諫，豈不明明是諷諫的態度嗎？淮南王劉安敘《離騷

傳》說：

其文約，其辭微……其稱文小，而其指極大；舉類邇而見

義遠。

文約辭微，稱小指大，類邇義遠，不是風詩主文譎諫 2的作風嗎？《漢

書．司馬相如傳》贊：

相如雖多虛辭濫說，然其歸，引之於節儉，比與《詩》之風

諫何異？
3

1 從容，本義為舒緩、不急迫，這裡形容文辭委婉曲折。—編者註

2 主文譎諫，泛指婉轉陳詞規勸，語出《詩經．序》。主文，在這裡的意思是用配樂詩歌
表達創作者的思想內容，引申為用譬喻來規勸。—編者註

3 此句為《漢書》引用司馬遷對司馬相如的評價，原文作：「相如雖多虛辭濫說，然要其歸
引之於節儉，此亦《詩》之風諫何異？」—編者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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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《揚雄傳》：

雄以為「賦」者，將以風也。

又謂：

往時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上《大人賦》，欲以風。

又《漢書．藝文志》：

大儒荀卿
1
，及楚臣屈原，離讒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（喻）。

又班固《兩都賦．序》：

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。

所以從文學的性質和技巧上說，辭賦與詩歌根本沒有甚麼不同。所以

王逸謂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《離騷》；所以班固謂屈賦有惻隱古詩之

義而目之為「古詩之流」。

還有一點很重要，那就是春秋時的賦詩與歌詩。《漢書．藝

文志》：

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。當揖讓之時，必稱

詩以諭其志。……春秋之後，周道浸壞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，

學《詩》之士，逸在布衣，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。

接着他就說荀卿、屈原的賦都有古詩的意味。這段話不但最足以說明

辭賦的起源，而且連帶說明了辭賦本身的繼承性。但我以為這裡當特

別注意的便是「微言相感」四個字。這就是說：在諸侯大夫交際的場

合裡，彼此需要互相表示意志的，都不肯直白地說出來，而必須賦一

章或一篇古詩以為暗示。這便是「以微言相感」。這種戲劇意味，在

今日或不免覺得可笑；但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，反而覺得是雍容閒雅

的事吧。不過古詩的意義隨賦者的利用而不同，其中多半是斷章取義

1 荀卿，指荀子。—編者註


